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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中联办大楼并污损国
徽。7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央权威不容
挑战》，指出：“这种行径不仅践踏香港法治，更公然挑战中央政
府权威，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是绝对
不能容忍的。”

作为“一国两制”理念的倡导者，邓小平同志在香港回归前
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香港问题的
解决，要不怕乱，不怕干预。也希
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
看看国家的面貌，看看国家的变
化。本文为1984年10月3日，邓小
平同志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
时谈话的主要部分。今日重温邓
小平同志讲话，共同维护一个更加
繁荣和稳定的香港。

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
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 。
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
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
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
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
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这
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
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
爱香港，在今后 13 年和 13 年以后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
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
1997 年以后，在座的六七十岁的
人，那时精力就差些了，但在座的
有很多年轻人，年轻人有优势。就
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1997年，
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
权。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
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
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
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
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
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
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
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
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
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
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 50 年不变就是 50 年不变。
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50年以后，大陆发
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
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
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
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
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
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
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
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
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
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

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
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
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
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
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

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
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 1997 年会有秩序地度过 13
年，13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50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
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
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
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
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13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
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
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
1997 年 6 月 30 日，一夜之间换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
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
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
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
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
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1997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
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1997年后在香
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

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
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
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
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
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
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
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
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
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我跟英国人谈的时候，也讲了在过
渡时期希望不要出现的几个问题。一个
是英资带头往外撤，一个是港币发生大
的波动。如果储备金用尽，港币贬值，就
会发生动乱。过渡时期我们不过问储备
金行吗？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如果把土
地 卖 光 用 于 行 政 开 支 把 负 担 转 嫁 给
1997 年以后的香港政府，不干预行吗？
我给英国人讲了五条，他们表示愿意采
取合作的态度。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
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
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
一个作用，可以防上动乱。那些想搞动乱
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
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
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
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
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
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
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
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
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国际上对联合声明
反应还是好的。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
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
面会不会发生变。只要香港同胞团结起
来，选择好的政治人物来管理香港，就不
怕变，就可以防止乱。即使发生乱，也不
会大，也容易解决。

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
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
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
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
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
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总之，协议签订后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我们过去讲过，要了
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新情况新问题。坦率地讲，将来
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但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合情合理
地处理。上面讲的这些意见，请大家回去后，向香港各行各业五
百万人做点解释工作。

我希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国家的面貌，看
看国家的变化。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
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
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
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1997年政权顺利移交
作出贡献。 （摘自《观察者网》）

亲眼见证红军强渡乌江的王顺昌老
人今年已经91岁了，但他耳聪目明、身体
硬朗。

1934 年12月31日天刚亮，红军来到
王顺昌家。“我见战士们很和蔼，就去摸
他们背的枪。红军战士真的就把枪给我
背上，背上枪，我觉得自己好神气。”看
着红军对孩子很友善，大人们也放下了
心。

“乌江可真说得上险，两岸全是几百
米高的大山，耸天壁立，像用刀切过一
般。江面足有一百多米宽，滔滔的江水翻
着白浪，发出阵阵吼声。别说渡过去，就
是站在岸边，也会使人心惊胆寒。”这是杨
得志将军回忆录中描述初到乌江渡口的
心情。“一定要渡过去！因为我懂得我们
先遣团渡江的意义……要摆脱蒋介石数
十万追兵，乌江之战是关键。”1月1日，红
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一师在迴龙场打响了

“突破乌江”的第一枪。
“乌江自古没有桥，渡江的大船或被

军阀烧掉或沉入水底，靠几艘小船一个
月也渡不完 3 万红军。”王顺昌老人回忆
说，红军想出了扎竹筏过江、捆竹排架
浮桥的办法。“我父亲和祖父去周家寨
砍楠竹，再把竹篾一股股地绞成碗口
粗、20 丈长的大龙绳，用来捆扎竹排。
红军称赞道，王师傅，好手艺，了不起，
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龙绳。父亲后来
告诉我，得到红军的夸奖，心里特别高
兴。”

从1935年1月1日起，红军分三路强
渡乌江，并与北岸守敌发生激战。

在老渡口，红四团组织八名战士以三
连连长毛正华为队长进行武装泅渡，因敌
人火力太猛，牺牲一名战士，泅渡失败。
当天中午，红四团发现上游的新渡口虽然
地势险要，但守敌薄弱，当晚红军在此处
撕开了乌江天险的缺口。

“对岸的枪声还在响着，竹排缓缓离
开了浅滩，十米、十五米、竹排艰难地冲
过一个又一个险浪。突然，小山似的大
浪向竹排猛扑过来，竹排上的人全都被水吞没了。
我顿时一阵冷汗。还好，竹排又从水中冒出来，上
面还是八个人。”这是杨得志将军写下的红军渡江
时的艰险。

王顺昌老人说，红军到了对岸，将八股龙绳拖过
江，在对岸打了八个打木桩，八股交错捆住竹排和门
板，半夜时分，浮桥架通。“我祖父双手一招，喊着：‘有
德大军上桥梁，前程万里顺三江。’红军浩浩荡荡跨过
乌江。”

1月2日，红一、九军团从岩门迴龙场强渡乌江，1
月3日，中央军委纵队、一军团二师及五军团从江界
河突破乌江，1月4日，红四军从楠木渡、茶山关飞渡
乌江。蒋介石预言红军一个月也不能渡过的乌江，仅
仅三天，大军全部渡过。

王顺昌老人说，第二天天亮父亲王义和来到江
边，方才看清楚红军浮桥的全貌。“我父亲惊叹道：神
啦！乌江架桥千古未成，红军一夜架成，还能过千军
万马。”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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